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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书书

第一章

市法院的孟淑敏副院长，正式上班的第一天早上，刚走到路

口，突然被一位美若天仙的女子拦住了去路。这女子十分靓丽，看

上去也就十七八岁，身材修长，眉清目秀。她神秘地四下一扫眼

神，狡黠地微微一笑，轻声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您就是新调来的孟院长

吗？”

孟淑敏被这突如其来的女郎弄得心中一愣，没等她有所反应，

这女子纤手一挥，不知从哪儿变出一只牛皮纸信封，迅疾塞进了孟

淑敏的公文包外层。其动作之快，真比世界顶级魔术大师大卫·

科波菲尔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孟淑敏有些匪夷所思⋯⋯

转瞬这女子又像突然而至一样，不知从哪条胡同消失无影无

踪了。

真是来如流水，去如风，一切发生在短短不到一分钟之内！

孟淑敏把手插进公文包，极力地回想着这神秘女子的形象，她

下意识地向四周看看⋯⋯

晨光明媚的季春，熙熙攘攘的马路上，来往行人匆匆，车辆飞

驶如梭。

没人注意到刚刚发生的事情。

现在留给孟淑敏的只剩下印象和感觉了。那女子凹凸有致的

身段，修长如仙鹤的双腿，一条牛仔裤，上身是乳白的紧身 栽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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似乎还露着肚脐儿⋯⋯举止轻柔、温文淡雅，还有一丝令人难以忘

怀的苦涩微笑⋯⋯

孟淑敏摇摇头，看了下手表，无奈地从包中拿出了信。离上班

的时间还有十多分钟，她抖了抖手中的信。信很薄，估计里面也就

有一张纸。

孟淑敏不想在路上看信，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。既然是送信

人亲手塞进她的皮包，信封上又写着“绝密”二字，还是先放回包

内的好。她很自然地看了下周围，并没人注意她。

来往行人都在为己奔命，没人留意她的举动，更不会有人来证

明她刚刚见到过一个女人。

孟院长迅速地把信件又放回包里，抻了抻皱起的衣襟，挺胸阔

步地朝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庄严大门走去。

孟淑敏跟丈夫文广利，从北方的大城市，经郊区分局长周大民

的介绍，追随着市局肖平副局长，新近调到了河北这几百万人口的

中型城市来。

肖副局长是中央老首长极为信得过、多年来一手培养的干部。

今年五十出头，在政法战线一级一级地整整战斗了二十八个年头

了。

老首长到中央时，肖平已经升任为市公安局的副局长了。大

概因为“华利桑拿案”文广利与孟淑敏的“失误”，造成了一些处理

结果的“不当”，中央又有意转移“腐败分子”的视线，就调肖副局

长到这个城市来主持工作。虽然肖平的头衔高了，出任副市长兼

市公安局局长职务，但还算平级调动。

肖局长了解文广利和孟淑敏的详细情况，更知道他们俩的工

作能力，现如今他急需要这样得力的人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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肖平初来，确实有些孤掌难鸣！如果没俩得力助手也难快刀

斩乱麻，及时地搞好“反腐倡廉”工作。

当时肖局长一听周大民的介绍，高兴地一口答应了下来，尽快

地向市委书记及组织部作了详细的汇报，征得了同意后，立即就发

出了商调函。

肖局长调来后经过这段时间的了解，提纲挈领地认为该市的

法院工作，应该是“反司法腐败”的突破口！

当前，要依法治国、依法治市、依法办理各种事情，要把我国建

成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，法院是否公正廉洁，直接影响着群众利

益。再加上市中法的正院长一职，多年来一直空缺，副院长刘长友

代理着一切工作，成了针插不进、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，群众反映

极坏。

孟淑敏被任命为中法院的副院长。按说她当院长也没问题，

可肖局长认为，刘长友独霸一方，还是先别“打草惊蛇”为好！再

者也让孟淑敏熟悉一下院长工作，何况她还是子宫癌切除、做过大

手术的人，别一下把她压趴下，等适应一段后，看看“盖子”揭开得

如何再说。

文广利就不同了。

肖局长早就知道他文化水平、工作能力远远超过了他的职位。

多年来，只因文广利没有正式“文凭”而被冷落。这次决心提拔

他，委以重任。原市检察长已七十二岁，没有合适人选没退下来，

而“反贪局”也只是挂着牌子。肖局长通过市委研究人大任命，就

任命了文广利为检察院院长之职，并兼“反贪局”局长职务。这下

子文广利肩上的担子，实在是不轻啦！

市委书记、人大主任看着文广利、孟淑敏的人事档案和肖局长

的报告材料说：

“是人才就得重用！浪费人才也是一种犯罪。”

·猿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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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广利下了火车，就被肖局长接到市委，参加了政法委的工作

会议。开完会，就算正式上班了，一天也没歇。

孟淑敏被送到新家，第二天就到市法院报了到。刘长友副院

长也有耳闻，心想，这八成是冲我来的。

刘长友笑面虎似的脸，苦笑着说：“孟院长驾到，欢迎、欢迎！

鞍马劳累，又体弱多病，先回家安顿安顿吧⋯⋯休息好了，还要请

你多多指教工作呢。”

淑敏今天是正式来坐班的，上班途中，她就遇上了“匿名信”

这么档子事。

孟淑敏心中琢磨着这封信，不知是状告何人的，就走上了办公

楼。她先敲了敲刘长友的办公室，刘还没来，她就进了给自己新分

的屋子，并没关严门，特意留了门缝，以示她已“营业”。

春光明媚，从窗子照进办公室，又从门边漏出一丝去，像一线

金钩射在楼道⋯⋯

好一会儿，孟淑敏也没听见楼道里有啥动静，由此可见法院晚

来、早走懒散的工作作风。

孟淑敏急于想知道神秘女子塞给她信的内容，就拉开了办公

桌的抽屉，从包中拿出信，打开放在抽屉里看。

信很简短，字体也是经微机处理的，并没落款。一看却使她大

吃一惊。

孟院长：

刘长友院长之妻马香兰与土地局胡局长有奸情。一

周前是被大火烧死在家中，决非意外事故！刘有杀妻灭

口的嫌疑，希明查。

·源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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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疑这是封匿名信。

孟淑敏忙叠好信，又塞回包里。她这才想起送信的女子戴着

双白色礼服手套。这女子是谁呢？到哪儿能找到她呢？

既然是匿名信，就真、伪各种可能全有。别说执法部门了，就

连各级机关的信访部门，都不能小看匿名信！

在原来的大城市，据一份统计材料证实：自“反贪局”成立以

来，揭发检举的信件中，匿名信就占一半以上。而更重要的是，经

排查落实，被检举人确实有问题的就占匿名信总数的百分之八十

七以上。

可见匿名信的举足轻重啊！

这封匿名信，也正合了肖局长打算以市法院作为“反司法腐

败”的突破口之意。

孟淑敏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了，这么快又把她推到了风口浪

尖上，她也感到了压力。

然而，谁都清楚匿名信给工作带来很多不便和麻烦，处理不

当，还能造成混乱。但这种现象也只能说明我们的法制尚不健全，

从而给举报人带来顾虑和畏惧。尤其在“文革”中，打击报复成

风，给党和政府造成了很坏的影响。一些有识之士，怀着忧国忧民

的热诚，只好以匿名信来投石问路啦。当然，什么事儿都难免鱼龙

混杂，买盒烟还有假的呢。

最让孟淑敏棘手的是她初来乍到，她必须要认真了解却又不

能露出一点声色来，何况是封人命关天的检举信呢。

孟淑敏坐在办公桌前，思前想后。

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！投信之人与刘长友“杀妻案”看来并

无直接关系。所以，可信度无疑就大大提高了不少。她以一位司

法人员敏锐的洞察力感到，这神秘女郎，一定还知情不少！只不过

对我尚存疑虑⋯⋯找到她，并非是不可能的！而且孟淑敏下定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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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心，一定要找到她。淑敏开始极力地回想起那位神秘女子。

天气已近初夏，大多风姿绰约的女人，早就不耐烦地薄、透、露

招摇过市了，可神秘女子却牛仔裤、栽恤衫，把个发育完美的丰腴
双乳紧紧地绷在弹力衫下，虽给人性感的女性魅力，却又不张扬显

山露水，看上去气质不凡，像很有学问、文化底蕴深厚的女子。她

戴着一副新式变色眼镜，在晨光中褐色镜片挡住了她的眼神，更给

人增加了神秘感。

孟淑敏想，她一定是个女学子。根据她的文化程度，她懂得

“诬告罪”，对手又是法院的副院长，她绝对不会开这么大的玩笑！

尽管这么说，但第一步必须要查清马香兰是否与土地局局长有关

系，而且要弄清来龙去脉⋯⋯

淑敏决定要向肖平肖局长汇报这封匿名信，并与文广利商量

⋯⋯总之，她心中已受理了这桩状告刘长友的“奸情人命”案。

·远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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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

事无巨细，全得过问。文广利打上班这些天来，真给累屁啦！

忙得就没停闲时候，四脚都朝了天。但有一样，再忙也得心细，决

不能有半点儿疏忽！

如今，好就好在广利有了用武之地，再累，他也精神头十足。

肖局按委办级的规格，三室一厅的房子装修得赛过宾馆，早就

给广利准备好了。可再好的家居，文广利却只能当个旅馆，一天没

几小时在家待着。有时怕回来太晚吵醒妻子，就在办公室的沙发

上凑合一觉。

要依文广利，就把原来的家处理了算啦。

可孟淑敏不同意地说：“咱们不是还想为‘桑拿迷案’回来吗？

肖局长也惦记着，要彻底搞清并挖出腐败的全部祸根来！这大城

市可不比中小城市，到时再为找房子伤脑筋，不就影响了工作？”

“你还真情系‘桑拿迷案’呀？好，听你的。”文广利收拾着东

西，笑着说。

他们只带了些随身衣物，轻装上阵了。

文广利他俩决心要把工作干出个样子来！不辜负老首长的希

望，肖局长的信任。

当检察长可不比检察官，不但责任重大，还得考虑周全，何况

文广利还兼着政法委员、反贪局局长的工作。当然，初来乍到，主

·苑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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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的还是多听，多征求大家的意见，抓大事、抓实事。

广利虽然在国外、国内刊物发表过不少法律论文，甚至他的水

平早就不在法律博士以下，但毕竟这是第一次升任，实践总要有段

过程。好在他有肖局长的掌舵和大多数司法干部的帮助和支持，

还能应付自如，渐渐也有了游刃有余的感觉了。

今天快下班的时候，广利接到了淑敏的电话，问他能不能晚饭

回家吃？他这才想起，自己冷落了娇妻。打来这儿两人还真没好

好地坐下，多说几句话呢。

广利拿着电话想了想，笑着说：“好吧！我一定想办法安排

好。”

孟淑敏说：“别误会，可不是我想你，真有事要跟你商量。而

且很重要、很紧急⋯⋯”

“我知道。你不会此地无银的。一定回家吃饭，可能要晚些

时候，你要饿了，就先吃。”

“不！我等你⋯⋯怕你忘了我的存在⋯⋯”

孟淑敏嘻嘻地放下了电话。她的工作可比他轻松得多了。加

之刘长友副院长不肯大权旁落，心想反正你又不是明确来领导我

的！都是副院长，说不定是给你个闲差呢。这就更让孟淑敏平添

了几分清闲。

刘长友也是干了十几年的法院工作，当副院长也有不少年头

了。他为人很圆滑，一张笑面虎的脸，让人总摸不透他在想什么？

脸上没什么特征，除了笑纹总堆在脸上外，极为普通。

刘长友笑容满面地省去了副字说：“孟院长呀，我听肖局长说

啦，你身体不太好，又做过大手术，让我多照顾你。你呢，就随便看

看、走走，具体工作就不安排啦。文检察长工作可紧张，责任也重

大，你就以照顾好老文为主，咱们法院，工作也具体，按部就班地好

·愿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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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。你起个监督的作用，发现了问题就及时地告诉我，给我指出

来，让我去处理。我可不敢让你累着了，吃罪不起呀！哈哈⋯⋯哪

天我还得特意登门拜访呢⋯⋯”

听他说话也挺粗声大气的像个男人，可他一笑出声，却吓了孟

淑敏一跳。原来刘长友是个娘娘腔的尖嗓子，笑得让人肉麻，浑身

上下起鸡皮疙瘩。

孟淑敏像打过预防针，可能有点儿那封“匿名信”的原因，再

加上她的第六感觉，打前几天报到时一见面，听了这些“关照”的

话，就懂得了他这其中的用意和奥妙。一时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只好

应付着说：“谢谢刘院长的美意，怎么都行。不过，我身体还从来

没感觉这么好过。可能新来，心气顺，自我感觉良好。”她有意描

了下身体问题，心里话：你也别拿这个说书！

刘院长干什么吃的？他还能分不出锣鼓听声儿，说话听音儿

来？他慌忙又说：“那好，等过些天孟院长熟悉了咱院⋯⋯就请你

来主持全盘儿工作！我这副院长⋯⋯早干腻啦！

“你是不知道呀，上边信不过我啦，这么多年这副字儿像用胶

给我粘牢在头上，可又始终不派正院长来⋯⋯”

孟淑敏心想，这可不只是抱怨这“副”字。看来还是一走一

留，一山难容二虎的你“死”我“活”的斗争呢？不管你怎么说，反

正我不是来跟你争这位置来的。我有我的原则：一是经过一段了

解，你让我敬佩，让我死心塌地地跟你卖命干工作；要不就是让你

把我挤走，或是你露出尾巴，让我把你的“底儿”揭出来！用句老

话，咱骑驴看唱本———走着瞧！她就莞尔一笑，不软不硬地说：

“刘院长，你工作熟悉，该怎么干还怎么干，千万别把我当成了竞

争对手。我年轻，很多问题还得你来指教。”

“哎，可别这么说。你是肖局长请来的神嘛，你的‘功绩’⋯⋯

我也早有耳闻⋯⋯”他这话可是有所指，意思是否定前面的“神”

·怨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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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，在原城市你的情况我清楚！他等了一下又继续说：“我心里明

白，这正院长的位子早晚也是孟院长的，我若有不到之处嘛，还望

你多多包涵⋯⋯”

淑敏对刘长友的第一印象，就觉得这人表面圆滑。虚伪的让

人像吃了只油炸苍蝇当成糊花椒，心里起腻又不好说。别看他满

面春风，骨子里却气势汹汹、咄咄逼人。这又收到了一封“匿名

信”，信不信多多少少也加深些她的反感。她冷冷地一笑，也话里

有话地说：“刘副院长哪里的话，不必客套！要说，你对我还是不

了解。我这人就是太耿直啦！你的耳闻，怕也是‘讨人嫌’吧？我

对亲娘老子、亲夫亲儿也不会包庇的，对就是对，错了，我就像闹肚

子，憋不住！党性、原则、良心、我是从来不出卖的！更何况我们是

执法官，依法办事、维护法律尊严是我们神圣的职责呢！警察打他

爹———六亲不认。粗话让你见笑了。”

“不，不！话糙理不糙，是这个理儿⋯⋯”

孟淑敏想着“匿名信”，想着刘长友⋯⋯看看表，又都快晚上

十点啦！这个文广利呀，说早回来吃晚饭，我都饿得前心贴了后

心。

平时她知道他回来晚，吃饭她就不等他。但每天她都给他准

备好夜宵，南方人叫“宵夜”。酒也要让他喝两盅，以前广利是滴

酒不沾的，自打“桑拿案”后，让淑敏给惯下啦。这工作又累，像

“扛大个儿”的搬运工人，不喝点儿酒解解乏哪行。几碟换着样儿

老文爱吃的小菜，淑敏是手到擒来。

平时广利一进门，总是要跟迎上来接包的淑敏亲两下，像个约

会的情人，热情有余。可近几天，淑敏感到他这亲吻有些心不在

焉，像是应付⋯⋯她心中是满足的，这种“应付”可不是有了外遇，

搞过“三陪”后无兴趣的应付！你想呀，有时广利坐到桌上，还没

·园员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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端起酒杯，两只眼皮就同喝了半斤八两，或是吃了迷糊药，直往一

块儿粘乎。

这时孟淑敏就心疼地端来洗脚水，亲自扒下袜子，蹲在地下给

他洗脚解乏。人家可好，像脚没长在他腿上，趴在桌边打起呼噜。

等她倒了洗脚水回来，见他又睁开眼，不好意思地笑笑，端起杯来

喝上一口。她已准备好手巾把儿，为了让他多喝几口、多吃几筷子

菜，她像给孩子洗脸，给老文擦脸，连句埋怨话都不说。她有的只

是心疼难忍⋯⋯

等广利吃完喝完，时辰实在不早了。淑敏又像个疼爱孩子的

母亲，帮他脱衣上床，让他躺舒服了，自己却时常坐在他身边听着

他如雷的鼾声。她情不自禁地亲吻他，他还是沉睡不知⋯⋯

天亮了，偶尔广利像是歇足了，恢复了精气神，他倒又要亲吻

爱抚起在旁熟睡了的妻子。这种亲热是很短暂的，但却很令人遐

思。

今天文广利回来是比前些日子早，但进门也快十二点啦。

“实在对不起夫人，我可真还没吃饭呢。”

“你说回来吃，我也一直等着⋯⋯”

两人边吃边聊，淑敏就把匿名信给广利看了，并说了自己对刘

长友的感性认识。

文广利有个特点，只要沾上工作，三天三夜不睡觉也有兴头

儿。他喝着酒，吃着可口的菜，认真听着，一点儿瞌睡也没打。

文广利听完孟淑敏对这封“匿名信”的看法，点着头说：“对，

你想的有道理。问题是我们先要明查暗访，我再把情况向肖局长

反映一下，千万别打草惊蛇！如果能找到那神秘的女郎就更好

了。”

“我看这女郎太难找了！我们初来乍到，还不是大海里捞针！

·员员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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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正也不能偏听偏信，找不找她都两可！从明天开始，我就到各部

门走走，全院百十号人，说不定就能了解出些问题来。我再等你汇

报给肖局长后，看有啥指示⋯⋯”

文广利放下筷子，哈欠连天起来。

淑敏收拾着桌子说：“你等着，我这就把洗脚水给你打来。”

“不用啦，我想洗个澡，这几天忙得身上都馊啦。别一会儿上

床把你熏跑喽⋯⋯”

“好，我给你放水。你洗着就给你找出内衣换啦。”

“内衣不着急，我披上睡袍不就得啦。一会儿也省得再脱

⋯⋯”广利边拿浴巾边笑着说。

淑敏脸红红地也笑了说：“还说呢，打咱成了正式夫妻，倒像

是陌生人啦，还真没怎么正而八经地，亲热呢⋯⋯今儿个算回来得

早，也难得你有了兴致⋯⋯”

文广利也不好意思地说：“真对不起你。咱这不是新来接工

作嘛，又担子这么重，等我熟悉后，想会好些的。”

淑敏走进厨房，回过头大声喊：“哎，别插门呀！一会儿我给

你擦擦背⋯⋯”

孟淑敏洗碗，不时地听听浴室里哗哗的响声。她一方面要给

广利搓背，另一方面是怕他睡在浴池里，前些天有过这么一次。

等淑敏穿上浴衣再进卫生间，果不其然，又是满地流着水，浴

缸里泡着白白的裸体，一阵阵呼声伴着水流的哗哗声，像男女二重

唱。

她的兴趣一下子全飞到爪哇国去了，无可奈何地摇着头：“这

人呀⋯⋯就不能闲下来⋯⋯”此时，她心中一下子充满了爱！这

爱的含义太广泛啦，有同志之间的敬爱，朋友之间的怜爱，神圣使

命的热爱⋯⋯惟独把男欢女爱挤得无影无踪了⋯⋯她不顾一切地

抱起了湿漉漉的广利，像拖条死狗似的把他拖到了床上。她连水

·圆员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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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没给他擦干，拉过了毛巾被给他盖在身上。他脸上是甜甜的微

笑，尽管已胡子拉碴像一下子老了许多，但还是有那在多困难时也

未消失的自信和朝气！

孟淑敏裹着浴衣，紧紧地依偎在文广利的身旁，一阵阵热乎乎

的激流，淌遍全身心。她也笑了，笑得那么甜蜜、自信，她等着他半

夜也许醒来，或是等着明天的朝阳爬出广阔的地平线⋯⋯

她在想：身旁这人简直就是个工作狂！以前真是屈才了，若有

一天，他需要两颗心脏在肌体里当动力，我会立即挖出自己的心，

给他再凑上个“油泵”！

·猿员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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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

刘长友跟市土地局胡局长是战友。两人文革期间都在“南海

舰队”当兵，文革后期复员转业到地方，都三十大几的人了，再不

解决终身大事，怕这辈子总把“老母猪当貂蝉啦”！

胡局长原名叫胡天鹏，只因跟刘长友形影不离，常常狼狈为奸

地搞些恶作剧，整治战友消潜解闷儿，大家就说他俩是“胡朋”狗

友，于是叫顺了嘴儿，连刘长友都叫他胡朋了。

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

胡朋和刘长友真是扔在厕所里的棒槌———臊到一块的一对

儿！只要两人私下在一起，谈论的就是女人。也难怪，青春期早

过，在部队里还常出海，很难见到“腥伙”，可不应了那句大兵们总

说的那句话：当兵三年，老母猪赛貂蝉。

复员后在街上走，见了女人目不转睛。见了漂亮女人，更是两

眼像雷达般的追踪，如刘罗锅子挖苦乾隆爷下江南时看水田里的

女人，把龙脖子全扭歪啦。他俩的狗头能转一百八十度。

胡朋一肚子坏水儿地说：“世上只有两种女人，男人最感兴

趣。”

“哪两种？”刘长友老谋深算的样子问。

“一种是男人一见就爱，恨不得立马强奸的女人；另一种是，

一见男人就走不动道儿，想强奸男人的女人。”不知是胡朋自己长

期琢磨出来的理论，还是他从哪本书上看来的。

·源员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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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朋被分到土地局，开始只是个科级干部。

刘长友也算个科级，到法院上班，也只能在民庭里搞个文书工

作。

那时都很清闲，又是老光棍儿，两人还是往一块儿凑。在一杯

茶、一根烟、一张报纸的日子里，难免要为女人着急⋯⋯

后来胡朋科里分来了一位女学生叫马香兰。

马香兰起初就有意胡朋。不管怎么说吧，胡朋虽年纪大些，但

也很有男人的风度，工资比当时的局长还高些，又没什么农村亲

友，这些条件是能得到涉世还不深，财会学校刚毕业的中专女学生

的爱慕的。

可是谁料到，更被胡朋看好的却是常来找香兰的同学尚小云。

实际点儿讲，胡朋是那种恨不得天下美女都归己有的浪荡主儿。

他守着马香兰，又看上尚小云，有些吃着碗里，看着锅里的意思。

尚小云和马香兰都很“酷”，在那个年代只叫“校花”，是全校

驰名的“四大名旦”。

尚小云也巧了，跟京剧界“四大名旦”之一的尚小云只字不

差。模样不但不是男人装的，比真“名旦”更具女人味儿。而且很

内向，羞羞答答地连说话全像是在唱戏，咬文嚼字细声细调儿，很

有韵味儿。柳眉、杏眼、樱口、白果鼻地完全似古代仕女图上的大

美人儿。

马香兰跟尚小云恰恰相反，不只长相连脾气都截然不同。她

浓眉、细眼，性感十足的一双厚厚的嘴唇，圆圆的杨贵妃式的脸庞，

是现代女性的那种风流坯子。说话也大胆、冲道，尤其对男人有一

种潜在的攻击性。见了男人就像八年没见面的亲爹，亲热得让胡

朋这样很少接触女人的人，多少有些害怕。她浪声浪气地像得了

话痨，大大方方地不容你不想跟她放荡⋯⋯

如果胡朋不是想找个过日子的老婆，当然马香兰是最佳人选，

·缘员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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